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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漠河金矿。代表作品有何汉威《清季的漠河金矿》（《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１９７６．１）；曲从规《漠河金矿与李
金镛》（《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１９８３．４）；贾熟村《李鸿章与漠河金矿》（《安徽史学》１９９６．４）；蔡永明《洋务企业的近代股份制运作探析———
以１８８９—１８９８年的漠河金矿为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２００３．４）；侯雁飞《关于漠河金矿与三姓金矿几个问题之比较》（《东北师大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３）；刘潮《李金镛与漠河金矿的创办与发展》（齐齐哈尔大学２０１２年硕士学位论文）等多篇论文。涉及黑龙江
金矿的整体性研究有翁文灏《黑龙江金矿调查记》（《矿治》１９２８／２／５）；贾诚先《民国时期黑龙江省商办金矿》（《黑河学刊》１９８９．１）；郭海南
《清末东北矿权交涉研究（１９０５—１９１１）》（２０１４年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等少数几篇论文。相关度较高的英文论文仅见两篇：Ｍａｒｋ
Ｇａｍｓａ，“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ｏｎ　ｔｈｅ　Ａｍｕｒ，ｏｒ　ｔｈｅ‘Ｚｈｅｌｔｕｇａ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ｉｎ　Ｍａｎｃｈｕｒｉａ（１８８３—１８８６）”，Ｔｈｅ　Ｓｌａｖｏｎｉｃ　ａｎｄ　Ｅａｓｔ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Ｒｅｖｉｅｗ，８１／２
（２００３）；Ｏ．Ｉ．Ｋｕｒｔｏ，Ｚｈｅｌｔｕｇａ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ｔ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Ｒｕｓｓｉａｎ　Ｂｏｒｄｅｒ”，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Ｅｔｈｎｏｌｏｇｙ　＆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Ｅｕｒａｓｉａ，３９／３（２０１１）．

　　［摘　要］黑龙江流域自１８５０年代以来，以盛 产 易 于 人 工 开 采 的 砂 金 而 成 为 东 北 亚 工 业 化 的 肇 始，拉

动了以金矿区为原点的中、俄、日、朝等多国淘金客组成的向心式移民。随着采金区从黑龙江源向上、中、下

游拓展，这些淘金移民以黑龙江为中轴线形成了或流动、或固定的工业移民社区，构建了跨越政治、种族、语

言、文化等多重障碍的新型国际移民社会，成功开启了以工业带动其他产业发展的多元经济开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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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金业是黑龙江流域最早出现的工业，它以黄金的巨大诱惑为纽带，拉动了以黑龙江水系为中轴线

的对称型的中外双向移民，构建了具有典型特征的新型国际移民社会，深刻影响了黑龙江流域的整体开

放与开发。目前，学界对黑龙江金矿的相关研究主要停留在个案研究或单纯的工业、地质层面，鲜有探

究其深层的移民社会问题①，故本文不揣冒昧，试予论之。

一、黑龙江源的淘金业与早期国际移民

北纬５０°和６０°之间有一条含金带横贯亚洲大陆，从乌拉尔山到兴安山（雅布洛诺夫山脉）西坡以及

勒拿河和安加拉河之间的山脉都发现了黄金。乌第河与同样注入鄂霍茨克海的黑龙江（阿穆尔河）都在

这条金矿脉上。黑龙江水系的“石勒喀河、额尔古纳河、鄂嫩河、精奇里江（结雅河）、奥戴河、牛满江（布

列雅河）等河谷地区，即赤塔、尼布楚、海兰泡、庙街与伯力铁路沿线，是矿业化最高、黄金冲击层和金矿

储量最高的地区。金矿层主要在黑龙江河床上……位置浅，非常宜于开采”［１］３１６。从地缘政治角度讲，

直通大海的外流河———黑龙江从１７世纪起即成为俄罗斯海洋扩张的战略目标之一［２］，而东西伯利亚和

黑龙江水域的黄金则是其海洋战略得以实施的物质支持，“俄帝国向东延伸的每一步，从乌拉尔山至鄂

霍茨克海，都是以黄金的发现为先导的”［３］３７４。俄国更于１８４９年官宣其跨贝加尔远征中国东北的主要

目标就是要划定与中国的边界线，寻找黑龙江流域的金矿脉［３］３７５，因穆拉维约夫早已探知“黑龙江盛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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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４］３３。

显然，俄国向黑龙江流域的战略移民是以追求黄金与毛皮的利益为基石，由西西伯利亚向东西伯利

亚渐进式推进的。沙俄先征服西伯利亚汗国，１６１９年在叶尼塞河中游建立叶尼塞斯克堡，１６３２年在勒

拿河右岸建立了雅库茨克堡，作为俄国入侵外兴安岭及黑龙江流域的军事据点。１６４０年代，一名波兰

罪犯和其他流放犯从叶尼塞逃至黑龙江源发现了黄金，继而建成一个名为涅尔琴斯克（尼布楚）的要塞

专事淘金。后来探 知 黑 龙 江 上 源 石 勒 喀 河 和 雅 克 萨“那 里 有 达 翰 尔 人，蕴 藏 着 金、银、铜 矿，出 产 貂

皮”［５］，于是入侵黑龙江上游，建立雅克萨城，向当地通古斯人强行征税，与之争夺金 源，冲 突 不 断。至

１６８２年末，俄国已在“黑龙江上游雅克萨周边建立数个村庄；结雅河畔建立３个村庄；艾姆贡河建了据

点，黑龙江河口建立两个据点”［６］。康熙闻讯于二十五年（１６８３）出兵征讨，在雅克萨屡挫俄军，双 方 于

１６８９年签订《尼布楚条约》基本划定中俄疆界，“从黑龙江支流格尔必齐河到外兴安岭直到海，岭南属中

国，岭北属俄罗斯。西以额尔古纳河为界，南属中国，北属俄国”［７］。

疆界虽已大定，但黄金的诱惑使中俄双方淡化了疆界之分而不断强化矿区殖民。确切地说，此期向

远东迁徙的俄国主体移民是被动的流放犯。据官方统计，１８２３—１８６３年间，俄国有３５．６万人被刑事法

庭判处流放西伯利亚［８］。另据统计，１８４０年，被流放至西伯利亚的殖民者有１３４　６３０人，其中６４　３４０人

在西西伯利亚，７０　２９０人在东西伯利亚。后者有１１　０００人在（黑龙江）从事采金工作①。可见，淘金是俄

国早期移民的主要生产和生活方式。而向黑龙江源金矿迁徙的华人则多是具有冒险和投机心理的自由

移民。后来随着淘金红利的增加，中俄淘金移民整体上转向了自主移民。１８世纪后半叶，尼布楚金矿

雇佣了大约２　０００名俄国囚犯，与自由殖民者的数量相当。至１９世纪，有１．１万名农民自主移入，采金

者多达１５　０００人［３］３７５。１８３２年至１８５０年，尼布楚环线（沙俄领地）产粗金约９　０００磅。１８５０年发现富

矿后，对淘金工人的吸引力进一步加大。特别是１８６１年，俄国废除了农奴制，许多获得人身自由的农奴

出于对土地的渴望，不顾一切地向西伯利亚挺进。１８６３年，尼布楚金矿又适时向自由劳工开放，致使中

外大量淘金客涌入。淘金者三五成帮，合作淘采，每日上缴所采砂金，俄政府则以收购的形式给付一定

量的货币。在生产力并未提高的情况下，该地砂金产量的提升足以佐证淘金人数有了大幅增加。１８５１
年至１８７４年，尼布楚砂金的上缴量升至９７　５００磅，共有１０６　５６０磅粗金从大约１６．５百万吨砂砾中淘

出，相当于每吨淘出１．２５美元，远高于今日矿石的含金量［３］３８７。随后５年，砂金产量约增加５０％，但后

来又回落到１吨半［３］３７８。需要说明的是，这种现象并非砂金产量减少，而是私藏砂金者数量不断增加所

致。私藏砂金可使淘金者获得远大于其工钱的利润，因此这也成为刺激黑龙江源移民持续增长的原动

力。１８６６年，俄当局准许私矿主进入。１８６８年，阿穆尔上游公司进驻。私矿主按地缘自成帮派，按先来

后到的顺序划分作业片区，产金虽按令统一上缴，但私藏者屡禁不绝，而以采金业为主要经济支撑的尼

布楚移民区亦随之不断拓展，成为俄国向黑龙江中下游继续扩张的重要补给站。“地虽极边苦寒，顾饶

金银，乃并发减死一等者往采如律，比遂商贾麇集，屯牧骈罗，尼布楚城已为重镇。”②１８５７年至１８７０年

间，俄国探矿师多次以此为基地勘察黑龙江流域，发现了多处有价值的金矿脉。但按照国际惯例，已知

矿脉需拥有主权后才可开采，因而黄金的诱惑成为俄国借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机刻意向清政府索取黑龙

江北大片土地的主要动机之一［４］３３。

１８５０年代早期，旧金山发现黄金的消息传来，盛传当地政府广招难民前去淘金，于是中俄难民闻讯

后乘独木舟下至黑龙江，欲借乘与旧金山贸易的皮货商的船至阿留申群岛后再赴北美淘金。中俄两国

政府对此严格限制，致使成功到达太平洋彼岸者少之又少，余者多留在黑龙江淘金，淘金群体得以进一

步壮大。如果进行横向比较，可见此期旧金山彻底终结了西伯利亚在世界黄金生产中的主导地位。然

而，英美虽在政治上控制了金砂主产区，但其所有金矿区的产能都已达到峰值，独俄国东西伯利亚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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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朝续文献通考》卷４５。



流仍有巨大开采空间。据统计，１８１４—１８８０年俄国黄金总产量中乌拉尔贡献２７．６％，西伯利亚西部贡

献６．４％，东西伯利亚贡献了６６％［３］３８７－３８８，而东西伯利亚的砂金主产区即在黑龙江流域。１８６０年，俄当

局获得了黑龙江左岸主权后即着手开采。黑龙江源的鄂嫩河砂矿即为俄国以尼布楚为补给地建成的大

型金矿企业。其后再以该矿为基地，向黑龙江中下游推进，中游的海兰泡砂矿，鄂霍次克海北部、庙街的

科尔砧砂矿等渐次建成，年产金砂值超过１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美元。

可以说，黑龙江源头的早期淘金业是对北亚大陆金矿脉纵深线的全新探索，金矿的运作和经营亦是

西伯利亚传统淘金模式的延续。淘金主体人群起初主要是由被动迁入远东的俄国流放犯组成，使早期

金矿区移民的多寡与俄国政治事变呈现出了一定的共振性，脱离了单纯的趋利模式。这些矿工几乎都

是清一色的男性，他们没有家眷，致使黑龙江早期的淘金社区的人口结构单一，具有不可再生性。唯一

与西伯利亚其他金矿区别的是，黑龙江源的金矿因地缘上接近中国边疆，因趋利所至的淘金华工逐渐改

变了俄矿沉闷、消极的开采模式。华工每日在齐腰身的水中淘洗矿砂，不畏艰辛。俄国金矿主更倾向于

吸纳华工加盟，并开启了将金源转租或承包给华人工头的次级开采体系。在金砂沉积丰富的黑龙江源，

勤劳的华人劳动力与消极怠工的俄国流放犯并不存在恶性的利益竞争，二者的生活区天然分隔，而在淘

金作业区则多有合作。当黑龙江在政治上成为两国界河之后，中俄淘金客在经济上并没有出现明显的

地域分割，协作共生的局面反而进一步加强。

二、“热尔图加”淘金热与首个国际移民社区的形成

１８６３年，黑龙江漠河（石勒喀河与额尔古纳河交汇处，俄国称之为“热尔图加河”，为区别于中国漠

河金矿，此处从俄称）发现了丰厚的金矿床。当消息传至西伯利亚各矿营后，数千俄国人，主要是逃犯、

库页岛的退伍军人和从卡拉金矿（石勒喀河支流尼布楚流放地）逃跑的工人［９］２４１，与西伯利亚的农民、中

产阶级混在一起，放弃了在赤塔或尼布楚的工作和家庭，涌向热尔图加淘金。来自山东和河北的难民也

纷纷前往，甚至在冬季，中国淘金客仍以雪橇和步行的方式艰难地通过海兰泡至热尔图加之间８００余公

里的距离，跋涉约４个星期抵达［９］２３９。大量涌入的国际移民从侧面证实了热尔图加金矿是前所未现的

富矿。该矿成为北亚金矿脉东向纵深延展的关键节点，对来自不同国家、地域的各色人群形成了强大的

诱惑，使之能突破政治、地域、语言等自然障碍而自发地聚集在一起，标志着黑龙江金矿移民已经大致转

向了自主移民。此期矿区殖民者出现了女性群体，但其多属于以趋利为主的性工作者，因此矿区殖民人

口的自我更新仍无法实现。此外，因赴热尔图加路途遥远，奔往该地的部分淘金者开始就近在黑龙江中

下游淘金，带动了黑龙江流域的全方位移民。

据俄方统计，１８８２年黑龙江流域共有１５　０００名华人，４１　５００名俄国人。１８８５年的乌苏里江流域有

１０　３５３名华人，还不包括一年数月跨境过来的数千名土匪［１０］３１０。而据中方统计，光绪十年（１８８４）黑龙

江华人淘金客只有四千余人①。因私采金砂有违大清律，所以该数据不排除地方官为规避责任而瞒报

非法参与俄矿人数之嫌。另据俄文文献，１８８５年，参与热尔图加淘金的俄国人有九千左右，中国人有六

千余［１１］１３５－１４２，还有少量犹太人，来自朝、德、法、美、波兰、西伯利亚等多国、多地的淘金客。从人数上看，

仍以中俄双向移民为主流。据不完全统计，该地１８８５年产金值达２１９　０００两之多［１２］２３６。先期进入热尔

图加的俄国矿主搭起了大大小小的采矿营地，之后再将这些营地租给华人、朝鲜人等。起初，为争夺富

矿和售卖渠道等资源，来自不同地域的淘金客时有械斗发生，无序的抢劫和杀戮促使淘金客们自发组织

起来，一位俄罗斯政治流亡者成为这个复杂的国际移民区的领导者。他宣布在全体成员平等的基础上

成立“热尔图加共和国”，以此来管理这个多民族混居的淘金群体。

这个非法的所谓的“共和国”建立初期，就召集了１０个工头制定了“法令”，建立了２０条行规，并宣

布将重新分配闲置的矿井，列出了一系列罪行及其相应的严厉惩罚措施［９］２５２，以公选的方式按比例在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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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一说光绪八九年间（１８８２—１８８３），中俄麇集采金者达一万数 千 人。见 翁 文 灏《黑 龙 江 金 矿 调 查 记》《矿 治》第２卷 第５期，１９２８
年８月，第５１—５２页。



种族聚居区投票选举治理委员会和“总统”，奠定了所谓“共和国”的行政基础。其社会治理依靠严格执

行律法，次级行政管理依靠再度公选，帮会之间提倡密切合作等方式进行［１１］１３５－１４２。在这个体制下，矿区

很快建立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经济秩序，中外淘金客规范合作，淘金队伍持续壮大。这个以黄金发现地为

核心的点状工业殖民区突破了传统的农业殖民模式，以工业为经济纽带组建成跨越种族、语言和文化障

碍的固定移民社区，带动了与之密切相连的建筑、商业、休闲、娱乐等产业的发展。热尔图加金矿区建立

７００余幢永久性房屋，５００余间地窖，开设了１８家旅馆和客栈，还开设了“１家音乐剧院，组建了一个合

唱团，１家照相馆，１家桌球馆，１个马戏团，２家珠宝商店，７家澡堂和大约１６０家商店”［１１］１３５－１４２，甚至还

设立了医院、游乐场、法庭、妓院等机构［１２］２３５，贩卖金子和烈酒的商人往来穿梭，繁荣程度可见一斑。

可见，以热尔图加为代表的黑龙江上游的金矿区摆脱了季节性流动的殖民模式，形成了配套设施齐

全的固定社区［１３］５１－５２，创建了黑龙江上游首个中俄民众的自发互惠型社区，较之类似的哈尔滨社区早了

十余年，成为黑龙江流域早期经济开发的重要窗口，折射出该地畸形的工业繁荣。在交通不甚发达、支

柱产业单一的纯工业社区，依靠复制西方共和体制取得了短暂成功。如果考虑黄金的极度诱惑、中俄对

峙的特殊关系及语言生活习惯等多种可能诱发冲突的元素，热尔图加地区的“和谐”的确创造了奇迹。

该地并未出现极端的争夺状况，甚至作为少数族裔的华人还参加了热尔图加首任统领的选举，并担任十

个指定工头中的两个代表［９］２３９。可见，在劳动密集型的原始淘金工业中，人力资源是实现黄金价值最大

化的唯一客体。事实证明，中国淘金客在将热尔图加的黄金运往中俄接壤的艾贡和恰克图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９］２３９。在资源相对丰富的采金业中，合作比竞争更重要。这种合力拉动了周边地区辐射性的、

点状经济区的开发。如最早供应金矿区补给需求的只是邻近的伊格那西诺、波克罗夫卡等哥萨克村庄，

但随着淘金队伍的壮大，方圆２００俄里内的面粉及小麦种子都被贩运进来，导致赤塔、尼布楚、伊尔库茨

克等地的物价上涨失控［１１］１３５－１４３。但这也从侧面说明人口的持续流入使金矿区的经济辐射范围在不断

延伸，犹太商人和俄基督徒甚至开始从德国汉堡进货［１１］１３５－１４２。再如黑龙江中游的海兰泡、热尔图加以

西４２０公里处石勒喀河上的斯列腾斯克村，分别是来自中国关内和俄国东西伯利亚的淘金客涌向热尔

图加的必经之路，也因热尔图加而发展成了较大的补给点和黄金输出站。这些地方人员辐辏，其所建立

的居民点以黑龙江为轴线呈对称性发展，“工人麇集，商贩亦接踵而至，渐知通商之利。于是修筑房室，

开设小铺，凡俄屯之对岸无处不有。视俄屯之大小定铺数之多寡，或一处或二三处不等”①。海兰泡发

展成阿穆尔地区金矿工业的中心，对岸的黑龙江城（黑河）亦同样发展起来。然而，热尔图加金矿区虽然

盛极一时，但由于缺乏农业根基，人口结构不合理，再加上交通不便，致使其经济辐射能力有限，未能形

成自给自足的线型产业链，更没有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尤其关键的是，该社区是建立在中国领土上的

“国中之国”，公然违犯了中国主权，昭示了这种早期工业硬殖民的“短命”。

三、黑龙江上游金矿的企业化运营与国际移民区的拓展

随着所谓的“热尔图加共和国”不断坐大，清政府闻讯于１８８６年出兵将之摧毁，原有的各式建筑皆

被付之一炬，致３００余华工丧命，俄国淘金客撤回黑龙江对岸，大批华工随之而去。不久，清政府即动议

在热尔图加西北３０公里处的老金沟筹开漠河金矿。由于原金矿区的主体人群是俄国人，其经济辐射区

亦集中在黑龙江左岸，清政府要建立完全脱离俄国管控的中国金矿必然困难重重，但北洋大臣李鸿章坚

持开办。这是因为，筹开金矿一来“以杜外人觊觎”，更在于当时国际金融大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从１９世纪７０年代起，欧美操控下的国际贸易放弃了金银复本位制而独行金本位制，金价步步走

高，而中国仍行银本位制，以银换金，亏本日甚，因此清政府急于增加黄金储备。为增加胜算概率，李鸿

章遴选熟习矿务和东北事务的吉林候补知府李金镛主筹漠河金矿。李金镛原计划通过上海、天津富商

以集资入股的形式筹银２０万两，但商贾皆惮漠河偏远，矿业难兴而积极性不高②。李艰难筹措岁余，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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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远东报》宣统二年（１９１０）七月六日星期二。
《皇朝续文献通考》卷４４。



光绪十三年（１８８７）十二月，只得官商资本１５．９３万两白银［１２］２３８，遂先在漠河、奇乾河建厂。次年夏，“购

办粮食、装 运 轮 船，由 天 津、上 海 解 运 机 器、枪 械 一 切 器 物 到 厂”①，后 洛 古 河、洼 希 利、达 义 河（瑷 珲 西

山）、观音山等金厂相继开工，因总局设在漠河，统称漠河金矿。

漠河金矿是近代中国工业化在极边地区的一个缩影。它的建立标志着黑龙江右岸由自发的行帮式

淘金转向了官督商办的企业化管理与运营，由于官方投入的力度较大，致使热尔图加金矿的废墟短期内

就重现了生机：一、金厂与地方政治经济紧密结合，殖民产业链初步形成。李金镛在天津、上海、瑷珲、营

口、奉天、齐齐哈尔和俄国的聂格来斯设立了金矿办事处，以“购买粮货或招徕商股”②，保证了金矿可持

续发展的官方补给源。同时，鼓励地方农业，致力于实现地方经济的良性内循环。“开厂后招回流民数

千，募练护矿防勇一营，并于漠河口各处建造房屋，广集商贩。沿江平旷之地，设法垦种，屯牧并兴……

三年来，先后出金砂六万二千余两。除陆续归还借款分给股商官利外，所有勇夫、饷械、运粮及各局经

费，均由该厂筹给，不费公家之款，并提存余利解充黑龙江军饷，以伸报效。”③。矿区周边“兵民辐辏，商

贾繁兴，屹然为边陲重镇……上至奇乾河，下至爱（瑗）珲，沿江二千余里，员弁、丁夫来往不绝”④。二、

引进股份制管理经营模式，增强对华工回流的吸引力。在热尔图加金矿被摧毁时逃往对岸的华工原本

在伊格纳西诺和波克罗夫卡行乞，后来多数进入阿穆尔区俄国私矿，为之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替代品。

因其相关待遇优于中国同期矿主，且可偷藏砂金，所以在俄矿采金的华工较多。为此，李金镛在收益分

配上与矿工四六分成，对政府与股东则延迟报效分红，同时以发行银票的方式来弥补运营资本不足的问

题，充分调动了华工回 流 的 积 极 性，砂 金 产 量 大 增，１８８９—１８９１年 漠 河 金 矿 共 上 缴 军 饷 银１３１．２１万

两［１４］。然而，漠河金矿变更的主体只是经营管理模式，实际生产仍用土法，“掘出来的砂石，放在凿有多

孔的铁板上，用水冲洗，并以铁器敲碎。铁板下面置有如梯状多横木的木槽，金砂沉淀在铁板或木槽上，碎

石或砂泥则被水冲走或抛弃”［１２］２４２。显然，这种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原始生产方式效率低下，亟待改观。

然而，漠河金矿生产模式的变革并非经营者主动争取，而是俄国侵夺了漠河金矿主权后的自然转

移，这种被动式改革注定了中国近代官督商办企业下行的命运。１９００年俄国借庚子之变侵占了漠河金

矿区。由于俄占期间实施机器化开采，作业层面深且广，致使中方１９０６年收回后续行的人工采掘弊端

立见。清末官办的黑龙江金矿不得不在技术、补给方面严重依赖俄国，致使其在资金和管理上频出问

题，“工业没 有 进 步，而 是 连 年 下 降……缺 乏 资 金 进 行 昂 贵 的 勘 测，购 买 外 国 改 良 机 器、挖 泥 船

等”［１３］５２［１５］３７５。在此情形下，官办的黑龙江金矿在一处产能下降时就另辟新矿。距墨尔根城７０公里远

的墨尔根金矿、乾北涧金厂、乾西涧金矿、瑷珲西山东沟金矿、观音山东沟金矿等相继建成。基于此，淘

金产业工人的居住地也随之流动，殖民产业链时断时续，无法固定。由于探矿不精，人工浅层作业，虽金

矿频开，产量却未见提升。据１９０８—１９０９年黑龙江省矿业办公室统计，黑龙江金矿年产金量为１２０—

１２８普特，其中黑河地区１１０—１１５普特，墨尔根地区３—５普特，巴尔虎地区１０—１３普特。该数据仅代

表上交官衙的黄金，不包括总产量约３０％的未交黄金［１５］３７５。至１９１１年，漠河金矿由北洋官办转为黑龙

江省自办，产能“渐采渐衰，今则不过千两左右”［１３］５２。矿区的高流动性与配套产业的缺失致淘金华工再

次大批流向了对岸的俄国金矿区。

黑龙江对岸的俄国金矿亦于１８９０年代进入现代企业化运营阶段。阿穆尔总部哈巴罗夫斯 卡（伯

力，哈巴罗夫斯基前身，时有５　０００人）新任总督科尔夫在本国人力资源有限的状态下，不得不同意出让

一部分利润以换取华人劳动力，中俄联合采金的传统在黑龙江左岸得以延续。因俄矿待遇高于华矿，所

以不断有华工流入⑤。其后，俄方斥巨资探得额尔古纳河下游、奥列利湖、吉拉河至鄂霍茨克海岸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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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编《矿务档》，１９７４年，４４１０页。

同①。

直隶总督李鸿章为请奖叙创办漠河矿务出力文武员弁事奏折，光绪十八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藏，《光绪年间开

办黑龙江漠河金矿史料》（中），《历史档案》２００４年第２期。

同③。

参见：东三省政略：卷一，边务·瑷珲篇，第２２页。



尔河、乌第河等水系都沉积着丰厚的金矿床，采金作业区得到了空前的拓展。其后，俄国在一些重要矿

脉上建立了众多采矿企 业［１６］５６－５７，阿 穆 尔－奥 利 列 公 司、鄂 霍 茨 克 海 公 司 和 许 多 小 公 司 纷 纷 建 成 投 产。

公司更新生产技术，“许多挖泥船已投入使用，其中一部分是本土的，大部分是德国制造的，还有一些是

英国制造的。特别是在乌拉尔河和结雅河及其支流上”［１７］。英国的梯形钻、尾矿堆垛机等也有公司引

进。机械作业使金矿产能大幅提升，俄国的采金作业范围亦迅速向黑龙江中下游拓展，海兰泡金矿公

司、鲍罗温金矿公司、沃尔茨·艾塞特矿业公司、左乌尔斯克矿业公司、新乌德尔斯克金矿公司、奥列卡

明斯克金矿公司、普提尔罗夫工厂、Ａ．Ａ．索夫维尼克继任公司、提普特尔斯克金矿公司、中西伯利亚公

司、Ｙ．Ｋ．于斯可夫公司等４６家采矿公司相继建成［１６］５７。１８９９年，俄国注册公司的黄金总产量为６　３４９
磅［１６］５７。１９００年，侵占漠河金矿后，“私人矿产得金４８　０５４磅。黑龙江地区计３４　５００磅。滨海边疆区为

４００磅，共１８９，５１４磅粗黄金”［３］３８７。１９０６年，俄国向清政府交还黑龙江上游金矿的主权后，即开始对采

矿机器征以高关税。此期俄国金企虽雇佣了大部分华工，但仍远不能覆盖其所发现的绵长的金矿脉。

余者，俄国在宣告其主权后将之承包给华人开采，华人监工每月要上交俄矿主８个卢布左右的租金才获

准开采，而且必须将每日所得黄金低价悉数卖给俄矿主。１９００—１９０６年，俄官方的黄金收购价只有每

左尼克（４．２６克）２卢布２５戈比。而等量的金子，持有者上交俄财政部时却可得４卢布６７戈比，在实物

黄金税取消后还能多得一些①。俄国规定虽然苛刻，但对极力想摆脱官督商办企业垄断的华人工头而

言仍极具诱惑，且实际开采后，私矿承包者多依靠私藏黄金获利。据估计，以此方式偷运回中国的黄金

总量至少占黑龙江流域产金量的２０％②。这些因素促使处于最佳采金期的中国官督商办金矿被迫转成

受俄国管控的监工型企业。

毋庸置疑的是，中俄黑龙江流域的金矿公司无一例外都是以华工为一线生产的主力军，“大大小小

的俄国公司雇佣了数万中国人”［１８］６７４。随着开采区的扩大，黑龙江左岸的金矿殖民区不断向中下游延

伸，随着大批农业移民（包括妇女）和商贩的迁入而形成了相对完整的产业链，形成了地缘上较为固定的

殖民区，对对岸中国流动性的殖民社区形成了强辐射。这样，以黑龙江为中轴线的中俄混居型殖民区得

以形成。夏秋之季，华工在金矿劳作，封冻后即返回中国黑河或在海兰泡的中国社区居住。如光绪三十

四年（１９０８），呼玛 河 发 现 大 量 金 砂，两 岸 华 工 蜂 拥 而 至，“夏 秋 以 来，该 处（瑚 玛 尔）矿 丁 涨 至 三 千 余

名”③，附近金山镇还有５００名日本淘金客［１９］。１９１０年以后，许多在俄领地精奇里江（结雅河）和色楞姆

地区的中国矿主被俄激进党人驱回中国东北。而次年，当俄国在阿穆尔省的乌里亚吉尔———苏格扎里

地区、金兰扎克河、库普里河也发现了砂金冲积层时［２０］，这些华工随即又流向这些地方。中外采金者在

频繁的跨界流动中彼此的依赖性持续加强而非减弱。１９１０年后，华人金矿主经常雇佣俄国采矿工程师

负责管理企业，整个黑龙江皆如法炮制［１５］３７５。一些英美采矿公司也开始插手。如清政府雇佣美国化学

师分析金砂成份。２０世纪２０年代，英方就开发黑龙江右岸呼玛河金矿与中方达成基本协议……［２１］可

以说，１９２４—１９２５年，围绕着黑河的国际黄金开发时代到来，黑龙江至少有１１３座金矿被开发，皆为中

外官企，共有１０　５１３英亩的 金 矿 床 被 淘 洗［２２］。１９２３年，俄 方 统 计 阿 穆 尔 地 区 的 产 金 量 为２８１　６７９公 斤

（９　０１３　７２８盎司）［１］３１６。

随着有多重交叉的中俄采金业的持续拓展，相对固定的中外矿工混居的殖民区亦在不断扩展，带动

着农业、商业等产业链稳步发展与完善，并逐渐形成了脱离矿业经济支撑的其他产业。俄国修建了乌苏

里铁路和跨贝加尔等铁路穿越黑龙江主要矿区，各大重要金矿之间也修建了公路，架设了电报线，以水

路、公路、铁路联通的立体交通网覆盖了黑龙江全流域，在提升了矿区的内聚力的同时，打造了中外共用

的一条新的黄金运输线：黑河→海兰泡→海参崴→天津→上海。黄金运输线上的关键节点因冶金、酿

造、商贸等产业合力支撑而率先发展成了区域性中心城市。如黑河“各厂金沙由此汇解内地，津、沪运来

·８７１·

①
②
③

Ｇｏｌｄ　ａｎｄ　Ｐｌａｔｉｎｕｍ，ＸＩＩ１９０６，ｐ．２３９．Ｃｆ．Ｇｅｒｒａｒｅ，Ｇｒｅａｔｅｒ　Ｒｕｓｓｉａ，ｐ．１２４．
“Ｖｌａｄｉｍｉｒ”，Ｒｕｓｓｉａ　ｏｎ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ｐ．１３７．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编《矿务档》，１９７４年，４７２３页。



饷银及各厂粮货等物，亦皆 由 此 分 途 转 运，实 为 矿 务 咽 喉”［２３］。至２０世 纪２０年 代，“黑 河 现 为 沿 边 重

镇，中俄贸易往来及矿工出入，多经此地……镇守使及其他重要官署，皆在黑河”①。中俄混居社区扩展

尤快。赤塔、伯力、海参崴等黄金输出线上的关键节点也都发展成了区域中心城市，城中皆有由华人淘

金客和华商组成的中国社区。１９００年，阿穆尔省中国人和朝鲜国人是６　０００人，占当地俄国总人口的

１６％。１９０４年后，中国人和朝鲜国人增到１２万，接近俄国远东四分之一人口②。１９１７年大革命前俄国

远东充满了生机［１８］６７５。如作为整个东西伯利亚黄金工业中心的海兰泡更是全城通电，夜晚灯火通明，

人口达３３　０００余人，驻有５　０００步兵和３００骑兵，城中有三家大型旅馆［２４］。至１９２０年代，俄国采金业虽

开始回落，但人口流入远东的趋势随着世 界 大 战 战 火 的 延 伸 而 持 续 加 强，１９２７年，“北 满”人 口 达 到 了

８３６　０００人［２５］３４。
表１　１９０６—１９１０年中国淘金者在黑龙江地区淘金工业中占比［１０］３２４

年份
俄国人

数量 比例／％

中国人

数量 比例／％

朝鲜国人

数量 比例／％

１９０６　 ８　９０９　 ５６．０　 ３　３２０　 ２０．０　 ４　００６　 ２４．０

１９０７　 ６　６７５　 ４５．０　 ５　０８７　 ３２．０　 ３　６００　 ２３．０

１９０８　 ５　４７５　 ３７．０　 ７　５８２　 ４９．０　 ２　１５９　 １４．０

１９０９　 ５　０１３　 ２６．０　 １１　６９１　 ６２．０　 ２　１５９　 １２．０

１９１０　 ３　３３６　 １６．６　 １６　６２２　 ８２．７　 １５０　 ０．７

四、结　论

黑龙江流域早期的采金业是中俄政府实施的国家战略目标之一。采金业所拉动的工业硬性殖民，

以地处北亚金矿带的黑龙江为中轴线，稳步地从中俄两个方向以渐进的方式交叉推进，经历了从被动到

主动、从排斥到融合的过程。这种工业硬殖民因与传统的农业殖民规律相悖，以至于在最初出现了产业

链断裂、工业生产难以长期持续等诸多负面效应。然而，随着采金业的经营模式与技术的革新，黑龙江

流域的采金业得以发展壮大。而与之同步发展的中、俄金矿殖民区，在交通困难、生存环境恶劣以及黄

金的极度诱惑下，并没有走向暴力的极端。相反，他们构建了跨越政治边界、语言文化等多重障碍的“和

谐”的新型移民社会，创造了多种族工业移民聚居区的理想模型，对世界各地的难民形成了持续性的牵

引力，并最终形成了以矿业带动农业、商业、工业等其他产业的多元经济发展模式，牵动了黑龙江两岸的

持续性开放与开发，提升了黑龙江流域的整体战略地位，促进了西伯利亚远东大移民潮与清末大移民潮

向以黑龙江为中轴线的极边地区的持续流动［２５］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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